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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楼苏帖》研究

郑道骏

内容提要：《西楼苏帖》，本名《东坡苏公帖》，由南宋汪应辰所辑刻，是苏轼最早的个人书

法刻帖，艺术价值极高。本文主要立足于《西楼苏帖》的拓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其帖石存佚及原

貌、现存拓本及递藏情况、清代选刻本三个方面作细致的考证与梳理，以期对《西楼苏帖》拓本的

全貌和源流有更深入的把握。

关键词：西楼苏帖  苏轼  拓本递藏  选刻

一、汪应辰与《西楼苏帖》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其书迹虽在北宋后期屡遭

禁毁，但南宋后得到广泛的重视与流传。南宋刻帖之风盛行，雕版、椎拓以及造纸技术都较为发

达。其中雕刻、纸墨皆为后世所重，四川更是造纸行业的重镇，所产的麻纸在宋代以前就已十分著

名。这些客观条件为刻帖的刊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西楼苏帖》的刊刻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

展的。《西楼苏帖》跋语云：

每搜访所得，即以入石，不复铨次也。乾道四年三月一日，玉山汪应辰书。[1]

汪应辰（1118—1176），原名汪洋，字圣锡，信州玉山（今江西玉山）人，官至端明殿学士、

吏部尚书，封上饶郡开国侯，谥号文定，故后世多以汪端明、汪文定、玉山先生等称之。汪应辰乾

道元年（1165）至乾道四年（1168）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在蜀期间勤于政事，且多有善政，

又致力于文献的保存，《西楼苏帖》正是他主蜀期间所刊刻。汪应辰擅长书法，墨迹《中庸毕工

帖》被摹刻入《三希堂法帖》第十七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周必大评价“玉山汪公名重

天下，人得尺牍荣之”[2]，王庭珪称其书法“皆纤锋细管，字小楷而清劲”[3]。汪应辰的书法水准

保证了他所收录苏轼书迹的质量，这也是后世对《西楼苏帖》评价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汪应辰还

是理学大家，他对苏轼的文章书法和治学思想都颇有兴趣，曾在与朱熹的来往信件中探讨苏学的得

失，并多次表现出同情苏学的倾向。所以他对于苏轼书迹的搜访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出自对苏氏书

[1]　《宋搨西楼苏帖之一》，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2]　（宋）周必大：《跋汪圣锡与武义宰赵醇手书》，《文忠集》卷四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宋）王庭珪：《书汪圣锡简后》，《卢溪集》卷五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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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学问的崇敬，并且与他个人的治学理念息息相关。

遗憾的是，《西楼苏帖》原石早佚。南宋末年，蒙古军大举入侵四川，西蜀繁华之地饱受战

乱，其中以成都尤甚。蒙军二太子阔端曾下令以火杀屠城，“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

昔日沃野千里的成都，经过战争的摧残，已沦为“瓦砾之地”“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

丘。哀恫贯心，疮痏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1]成都

府治在这次战争中亦未能幸免，《昭忠录·王翊传》记载：

（端平丙申十月）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城都，入自东门……二十六日，府治火龙。[2]

成都府治不仅被蒙军占领，更遭遇火灾。藏于府治之内的《西楼苏帖》原石，在这次战火中被

毁的可能性极大，且端平三年之后，著录中再无关于《西楼苏帖》原石的相关记载。所以根据《昭

忠录》的这则史料推断，《西楼苏帖》原石或已毁于宋理宗端平三年，即公元1236年。

故而，《西楼苏帖》在众多刻帖中是既珍贵又神秘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刻工与拓工之精，

更在于所收录丛帖的墨迹现今大多不存；而神秘之处在于，其原石早佚，自元代之后就鲜被提及，

至今仅剩孤本残拓，历代著录中的记载更是寥寥无几，如今只能从有限的史料中推测其全貌。

现存可考的关于《西楼苏帖》最早的记载是南宋陆游《渭南文集》中的三段跋语，分别是：

此碑盖所谓横石小字者耶？顷又尝见竖石本，字亦不绝大，数简行笔，尤奇妙可贵，与成

都西楼十卷中所书《郭熙山水诗》，颇相甲乙也。绍熙甲寅十月二十二日，务观题。（《跋东

坡帖》）

成都西楼下有汪圣锡所刻东坡帖三十卷，其间《与吕给事陶》一帖，大略与此帖同，是

时时事已可知矣。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

法也。予谓武子当求善工坚石刻之，与西楼之帖并传天下，不当独私囊褚，使见者有恨也。

（《跋东坡帖》）

成都西楼下石刻东坡法帖十卷，择其尤奇逸者为一编，号《东坡书髓》。三十年间，未

尝释手。去岁在都下，脱败甚，乃再装缉之。嘉泰三年岁在癸亥九月三日，务观老学庵北帘手

记。（《跋东坡书髓》）[3]

从这三段跋语中可以得出以下信息：

第一，刻于成都西楼下的东坡刻石拓本有两种版本，一种为十卷，一种为三十卷。三十卷本为

汪应辰所刻，十卷本则没有言明刊刻者。且三十卷本中含有《与吕给事陶》帖，十卷本中含有《郭

熙山水诗》帖。又，施宿主持的《嘉泰会稽志》记载：“汪圣锡尚书在成都集故家所藏东坡帖，刻

[1]　（宋）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傅增湘：《宋人蜀文辑存》第六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页。

[2]　（宋）《昭忠录·王翊传》，守山阁丛书本。

[3]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八、二十九，汲古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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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卷。”[1]施宿与陆游交好，且陆游曾参与《嘉泰会稽志》的编订并为之作序，故这条记载可信

度较高，后代著录多有沿用，但研究《西楼苏帖》的学者却引用甚少。既然陆游与施宿都提到《西

楼苏帖》有两种卷本，那就说明这种记载并非传抄、刊刻之误，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与汪应辰

帖后的跋语相印证，可以推测汪氏搜访苏帖乃是随辑、随刻、随拓，故有十卷与三十卷两种版本流

传于世。

第二，第二则跋语中的“武子”，指陆游的好友施宿。施宿（1164—1222），字武子，湖州长

兴人。由施宿之父施元之、顾禧注，施宿补注的《施注苏诗》中，有几则关于成都府治西楼刻帖

的记载。《赠王郎诗》后注：“此诗墨迹刻石成都帖。”[2]《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后

注：“墨迹刻于成都府治续帖中。”[3]《送杨孟容》后注：“刻石成都府治。”[4]这些诗注可以为

我们佐证，施氏父子一定见过《西楼苏帖》，并且将此帖作为自己诗注的校本之一。而其中又提到

“刻于成都府治续帖”，这更说明《西楼苏帖》确实存在续帖，也就意味着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

拓本。

第三，依据第三则题跋，《东坡书髓》乃陆游从十卷本中所辑。陆游曾亲眼见过这两种卷本，

并且从十卷本中“择尤奇逸者”，编《东坡书髓》一书。高士奇、端方的题跋亦将现存拓本系于

《东坡书髓》之说，但多为藏家攀缘附会之语，并无实际证据。《东坡书髓》拓本的存佚，已是难

以解决的谜题。

通过对陆游《渭南文集》中三段跋语以及汪应辰题于帖后的跋语的分析，我们对汪应辰与《西

楼苏帖》可以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即《西楼苏帖》是汪应辰任四川制置使期间所辑刻的，汪氏辑刻

此帖是以保全苏子遗墨为主要目的的，具有随访、随辑、随刻、随拓的特点，先成十卷，而后续成

三十卷，故而史料存在十卷本与三十卷本两种不同的记述。

历代著录中关于《西楼苏帖》帖目的记载也十分稀少，直接言明刻石成都者寥寥无几。笔者

从汪氏友人的诗文中发现不少关于其家藏东坡帖的记载，家藏之帖亦有很大可能被刻入《西楼苏

帖》。这些著述的点滴记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西楼苏帖》的帖目构成情况。以下笔者通过

表1进行梳理。

表1　《西楼苏帖》帖目见诸著录者

帖目 所见著录 具体记载

《与吕给事陶》 《渭南文集》 刻石成都

《郭熙秋山平远诗》 《渭南文集》 刻石成都

《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 《施注苏诗》 刻石成都

《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施注苏诗》 刻石成都

《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回作》二首 《施注苏诗》 刻石成都

[1]　（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宋）施元之、顾禧注，施宿补注：《施注苏诗》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宋）施元之、顾禧注，施宿补注：《施注苏诗》卷二十二。

[4]　（宋）施元之、顾禧注，施宿补注：《施注苏诗》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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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目 所见著录 具体记载

《书刘君射堂》 《施注苏诗》 刻石成都

《送杨孟容》 《施注苏诗》 刻石成都

《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 《施注苏诗》 刻石成都

《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苏诗补注》 刻石成都

《梅花二绝》 《文忠集》 汪氏家藏

《水调歌头》 《文忠集》 汪氏家藏

《浴室院东堂》三绝句 《文忠集》 汪氏家藏

《王中父哀诗》 《文忠集》 汪氏家藏

《祭范蜀公文稿》 《文忠集》 汪氏家藏

《与林希论浙西赈济》三帖 《益公题跋》 汪氏家藏

《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 《苏诗补注》 汪氏家藏

著述中所记载的帖目虽然数目不多，估计只占了原帖的一小部分，但却为我们勾勒出《西楼苏

帖》的帖目情况，与现存的拓本还是比较吻合的。《西楼苏帖》的帖目构成十分多样，结合现存的

六册拓本可知，苏轼本人的诗词、抄录他人的诗词、各种体裁的文章、书信、临摹作品等，只要是

苏轼的手迹，就会被收录。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汪应辰搜访苏帖，就是以求全为目的的，除了真伪问

题之外，并没有进行更多主观上的遴选，所以今天我们所得见的拓本，传达出来的信息也就相对多

样与全面。

《西楼苏帖》现存拓本中，存世有墨迹的仅有一篇，即《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下称西楼

本）。将西楼本与墨迹本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两者有诸多不同之处。（图1—2）

《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墨迹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共14行，120字，且题目、落款、

图1  《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墨迹本。现藏台北“故

宫博物院”。尺寸：29.8cm×46.5cm

图2  《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西楼本。《中

国法帖全集第六册·东坡苏公帖》，湖北美

术出版社2002年版。尺寸：19.3cm×22.5cm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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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应有尽有，内容较为完整。西楼本共11行，100字，落款和一部分注释缺失，形式上与墨迹本

大有不同。

从形式上看，墨迹本题目分两行，西楼本仅一行；墨迹本题目后及正文后有落款，西楼

本落款缺失；墨迹本“武皇……”三句后有东坡自注，西楼本缺失；墨迹本第四行“君”字抬

头，西楼本没有。从文辞上看，第一处注释，西楼本“人”下阙“也”字。从书法上看，两帖虽

然都是苏东坡的典型风格，但具体的细节差异较大。整体上，墨迹本的斜势比西楼本更强，如

“舍”“疩”“覆”“慌”等；具体细节上，墨迹本正文第二行“见”字最后一笔向上勾，而西楼

本则向外甩出；墨迹本正文第八行“乡”字竖笔拉长，而西楼本则较为收敛……以上所列，皆是较

为明显的差异，而细化到每个字，两帖完全不同。

而从书法的角度来看，西楼本明显更优，其用笔结字更为舒朗放松，墨迹本相比之下则稍显板

滞。如“右”“妙”“名”“蔚”“扈”“群”等字的撇画，西楼本更为灵活，气质更佳，墨迹本

中这些字的撇画则太过僵硬；“翠”“乡”两字的竖画，西楼本更为生动，且能看出苏书的典型风

格，墨迹本则显得拘谨直愣。

综合以上的比较，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书法的差异上看，西楼本与墨迹本都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本

子，笔者于此对这两个版本间的关系提出以下两种推测：其一，两个版本皆为苏轼所书，苏轼或是

将此信抄了两遍，考虑到墨迹本中落款与部分注释的缺失以及抬头的不严谨处，则墨迹本《次韵三

舍人省上诗帖》或为初稿，西楼本则是定稿。其二，墨迹本的书写水平远在西楼本之下，故亦可以

推断，墨迹本《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或是根据《西楼苏帖》拓本而作的伪作。至于两个版本间更

为确切的关系，有俟诸位方家细考。

二、《西楼苏帖》之现存拓本

（一）现存拓本间关系考辨

《西楼苏帖》存世的拓本共计六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五册，北京市文物公司藏一册。为便

于直观地了解现存各拓本的具体情况，笔者列表2如下。[1]

从表2可以直观地看出，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五册中，第一册与后四册装帧、尺寸不一，原

分属于不同的拓本，我们研究时应将它们分而视之，暂且称之为天津四册本与天津单册本。单册本

册首端方的题跋也证实了这一判断：

此西楼帖三本，旧藏英兰坡中丞家（名棨）[2]，甚加宝爱。由陕抚罢归，家甚贫，欲嫁

女，无资，遂以三千金售归南海叶氏。光绪辛丑，余复从粤中收来。宣统元年，王子展兄复以

故藏七卷归我，共成十卷。是汪圣锡刻坡书三十卷，又于其间择十卷，名《东坡书髓》，即此

十卷也。十卷之散为七卷、三卷，不知其年，乃于今日复聚于宝华盦。殆有神灵与为呵护而凑

[1]　依西泠印社出版社《宋搨西楼苏帖》与湖北美术出版社《中国法帖全集第六册·东坡苏公帖》整理。

[2]　瑛棨，本名瑛桂，咸丰三年（1853）为避河南巡抚英桂讳而改名瑛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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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者，岂非异事！[1]

表2　《西楼苏帖》现存拓本概况

收藏地点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北京市文物公司

册数 四册 一册 一册

帖心尺寸 纵29.5cm
横21.4cm　纵30.6cm　

横23.5cm

纵29.8cm　横

23.0cm

开数 59开 25开 38开

装帧 纸圈档，锦面清装裱，蓝布套（附潘正炜题签） 绫圈档，锦面清装裱
万字锦面，绫

圈档

卷数 约七卷（无明确卷数，端方跋语中定为七卷） 三卷 一卷

帖目数

第一册：11篇

第二册：15篇

第三册：20篇

第四册：8篇

共计54篇

20篇 13篇

钤印

第一册：

册首：“弢斋秘笈”“潘氏听帆楼藏”“季彤心赏”“伯

荣审定”“吴荷屋平生真赏”

册尾：“弢斋秘笈”“伯荣审定”“吴荷屋平生真

赏”“潘氏季彤珍藏”

第二册：

册首：“弢斋秘笈”“季彤鉴定珍藏”“听帆楼藏”

册尾：“弢斋秘笈”“棠溪眼福”“伯荣审定”“吴荷屋

平生真赏”

第三册：

册首：“弢斋秘笈”“季彤平生真赏”“季彤秘玩”“潘

季彤鉴赏章”，另有半枚“赐书楼印”

册尾：“弢斋秘笈”“潘氏听帆楼藏”“季彤心赏”

第四册：

册首：“弢斋秘笈”“季彤审定”“听帆楼藏”

册尾：“弢斋秘笈”“伯荣审定”“吴荷屋平生真

赏”“张维屏印”

册 首：“ 晋 府 书 画 之

印”“弢斋秘笈”“瑛

兰坡家藏印”“雪村珍

藏”“江村秘藏”“玉牒

崇恩平生真赏”

册尾：“弢斋秘笈”“吴

式芬”“诵孙审定”“铁

岭瑛桂字年蕴号兰坡宝

藏书画之章”“敬德堂

图书印”“子子孙孙永宝

用”“晋府图书”“弢斋

秘笈”“书髓楼”

册首：“晋府书

画之印”“敬德

堂图书印”“晋

昌之章”“玄赏

斋”“弱侯”“太

史氏”“陈继儒

印”“眉公”

册尾：“晋府图

书”“子子孙孙永

宝用”“吴吴山”

题跋、

题签

潘正炜题签：“宋搨苏文忠帖第x册，听帆楼藏。”

第一册：苏轼画像，小荷女史画，钤印：“吴氏禄卿”；

潘正炜、徐世昌、何绍基题跋；吴荣光批注

第二册：苏辙、何绍基、陈其锟、杨守敬题跋

第三册无题跋

第四册：吴荣光、何绍基、张维屏题跋

册首：端方、杨守敬、郑

孝胥题跋，阮元题签

册尾：黄庭坚、汪应辰、

高士奇、成亲王、梁同书

题跋

每卷卷首有原刻“东坡

苏公帖”小标题

册首有“东坡苏

公帖”小标题

[1]　《宋搨西楼苏帖之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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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楼苏帖》天津单册本。《中国法帖全集第

六册·东坡苏公帖》，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第10页。尺寸：20.0cm×28.4cm

图4  《西楼苏帖》北京单册本。《中国法帖全

集第六册·东坡苏公帖》，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

年版，第206页。尺寸：20.0cm×28.4cm

从题跋中我们可以得知，天津四册本有七卷，单册本有三卷，五册共十卷，本不在一处，宣统

元年合归端方处收藏。至于将此十卷封为《东坡书髓》云云，不过是端方为了提高拓本价值的自吹

自擂之语。之后杨守敬的题跋亦承端方之说，认为这十卷就是陆游所辑之《东坡书髓》。这些题跋

也从侧面说明，关于《西楼苏帖》的拓本问题，至清代早已是一笔糊涂账，即使是如杨守敬这样专

业的学者，也未能明辨这些拓本间的关系。时至今日，资料的搜集日益便利，新资料不断出现，我

们对于《西楼苏帖》现存拓本间的关系，可以有新的审视。

1．天津单册本与北京单册本（图3—4）

天津单册本与北京单册本应是《西楼苏帖》三十卷本的残本，证据有二：其一，天津单册本中

的三卷，册尾题有“右东坡苏公帖三十卷，每搜访所得，即以入石，不复铨次也。乾道四年三月一

日，汪应辰书。”直接说明这一册是汪刻三十卷本中的最后三卷。此外，每卷卷首皆有小楷“东坡

苏公帖”的小标题，其中两处小标题下隐约可见“卷第二十九”“卷第三十”的字样。北京单册本

的一卷卷首也有同样“东坡苏公帖”的字样，可见北京单册本与天津单册本共四卷，应同是三十卷

本内之物，所收录内容乃苏东坡与友人书信，且文辞内容较为完整。其二，两册同钤有“晋府书画

之印”“敬德堂图书印”“晋府图书”“子子孙孙永宝用”等收藏印，这些收藏印都是明代晋府的

常用印，在许多刻帖拓本中都可以见到，所以这两册应在明初同被晋府所收藏，更可以证实两册本

应属同一拓本。至于两者装裱不一，可能是后来流传时不在一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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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津四册本

天津四册本许多篇目首尾不全，且拓本有剪裁的痕迹，细究其内容，不难发现有不少与北京单

册本的重复之处。不仅文辞内容重复，书法也如出一辙，只是顺序发生了错乱。按顺序梳理，北京

单册本中《三月十四日与天觉学士书》中十五行（即“语相必”至“取可人可人轼再拜”）、《与

退翁书》中三十三行（即“丧母当令长子迈来此指射”至“本官拖延也”）、《六月五日与天觉学

士书》中九行（即“轼启羁旅索寞久矣见”至“眷遇深必不久远外会散舟中”），与天津四册本中

的第二册相重复。

具体而言，北京单册本中《三月十四日与天觉学士书》《六月五日与天觉学士书》相重复的部

分，在天津四册本中为一帖，且文辞通顺完整，书写时间应为三月十四日，北京单册本中《六月五

日与天觉学士书》的后半部分（即“下根钝器所守如此不足为”至“天觉学士阁下六月五日”）应

是从另外一封信札中剪接过来；北京单册本中所重复的三十三行皆是苏轼写给程正辅的书信，但前

八行与后二十五行分属两封不同的信札，在四册本中两部分被分开，前八行被单独截出，后二十五

行则在末尾处被另一封《与退翁书》的后三行嫁接于其后，导致后世误称。内容上错乱的重复、书

法的相近共同说明北京单册本与天津四册本底本一致，但并不属于同一拓本。

与另外两册相比，天津四册本的底本来源则较为模糊，只能从零碎的史料中获得相关信息进行

推测。据笔者考证，天津四册本应是十卷本的残本，依据如下：其一，前文提到，根据施宿在《嘉

泰会稽志》中的记载，确证十卷本亦属汪刻。其二，周必大《跋汪逵所藏东坡字》提及汪氏一家曾

收藏过的几幅东坡书迹，如《梅花二绝》、李杜佳句等，皆出现在四册本中；陆游题跋中“成都西

楼十卷中所书《郭熙山水诗》”提到的《郭熙秋山平远诗》也出现在四册本中。其三，《施注苏

诗》中四处提到位于成都的苏帖刻石，为便于比较，将其列于下：

《赠王郎》一首，一作《与王郎夜饮井水》，此诗墨迹刻石成都帖，而集中失载。

《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自此诗以下至《书刘君射堂》，凡七诗，墨迹刻于

成都府治续帖中。

《送杨孟容》墨迹刻石成都府治，题云：送杨礼先知广安军。

《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诗跋刻石成都府治。[1]

这四则诗注中，施氏提到“成都府治续帖”，鉴于尚未发现刻于成都府治的其他苏帖的记载，

我们可以将此“续帖”当作《西楼苏帖》三十卷本。施氏在注中明确指出“墨迹刻于成都府治续帖

中”，则说明此诗应是三十卷本之物，若没有强调“续刻”，则该诗是被刻于最初的十卷中。而其

中《送杨孟容》一诗出现在四册本中，并且题云《送杨礼先知广安军》，与施氏之注一致，说明四

册本乃十卷本之残本。而其他诗篇未出现于现存拓本中，可见现存的拓本并非全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西楼苏帖》现存拓本的情况作如下梳理：《西楼苏帖》原有十卷本

与三十卷本两种拓本，且三十卷本乃十卷本之续刻。现存拓本共六册，其中天津四册本是十卷本残

[1]　（宋）施元之、顾禧注，施宿补注：《施注苏诗》卷十七、卷二十二、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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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天津单册本与北京单册本是三十卷本的残本，且天津单册本是三十卷中的最后三卷。

（二）现存拓本的递藏情况

据上文，《西楼苏帖》现存拓本共六册，天津四册本、天津单册本和北京单册本三组拓本的际

遇与流传不尽相同。

1．天津四册本的递藏情况

《西楼苏帖》天津四册本是这三组拓本中所收苏帖最多的一组，印章与题跋信息较多，故递藏

情况相对清晰。

拓本中时间最早的信息来自何绍基的两则题跋：

自吾石云师获此帖，基于乙未（1835）秋得观于长沙，丙申（1836）、丁酉（1837）屡观

于京师，今己亥（1839）秋又观于福州。每展谛临模，神骨飘举，如列子之御风也，望洋自

叹，释手复别。桑下之恋，息壤之约，敬记此，以俟诸异日。道州何绍基，将自闽旋都，倚装

书。时九月廿八日。

同治癸亥（1863）夏，小住羊城。是帖久归南海伍氏，复从借阅，用油素双钩成册。忆乙

未长沙秋试时，余购得此帖，为荷屋师强要去，虽诺见还，讫未允践。既流转它手，更无从问

津矣，且得一再见为幸耳。道州蝯叟何绍基。[1]

石云师、荷屋师皆指吴荣光，两则题跋相互印证，可知此帖最早由何绍基于道光十五年

（1835）购得。第一则题跋未言及拓本被索去一事，可能是碍于师生关系而不敢言明，同治癸亥年

再跋时吴荣光已经去世，所以何绍基直言旧事，也在情理之中。据何绍基年谱，是年七月，何绍基

赴长沙秋试，并多次拜谒时任湖南巡抚的吴荣光，两人多有书画交流，想必《西楼苏帖》的拓本就

是在此时被吴荣光要去。吴荣光得到《西楼苏帖》拓本之后，便着手校勘，以拓本为底本，自藏

的《宋椠苏诗施顾合注本》为校勘本，在拓本上进行眉批，历时三年。道光十六年（1836）至十八

年（1838），吴荣光回京候补，何绍基在京参加殿试并考中进士，于京任职，又多次在吴荣光手中

见到《西楼苏帖》。这三年间，南海人廖甡从吴荣光处借取《西楼苏帖》，选摹其中二十九首刻

成《观海堂苏帖》。道光十九年（1839），吴荣光迁福建布政使，《西楼苏帖》亦随身携带，何绍

基赴福建主考乡试时，又于福州得见之。吴荣光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去世，在《西楼苏帖》拓

本上留下了“伯荣审定”、“吴荷屋平生真赏”、“赐书楼印”（半枚）[2]等印章及诸多眉批，是

《西楼苏帖》天津四册本最重要的收藏者之一。

吴荣光去世后，拓本辗转到潘季彤手中，潘季彤十分珍视，钤有“潘氏听帆楼藏”“季彤心

赏”“潘氏季彤珍藏”“季彤鉴定珍藏”“听帆楼藏”“季彤秘玩”“潘季彤鉴赏章”“季彤审

定”等收藏印，为四册本题签“宋拓苏文忠帖”，并且将其临作附于拓，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

[1]　《中国法帖全集第六册·东坡苏公帖》，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103页。

[2]　吴荣光于道光十年（1831）在佛山建赐书楼，《宣统南海县志》收有其所书《赐书楼记》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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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的《听帆楼法帖》第二册中，还摹刻了所藏四册本中的《调巢生诗》[1]。潘季彤在广东收藏界

小有名气，也常与许多书画家共同品鉴金石书画，陈其锟、张维屏便在他所藏的《西楼苏帖》拓本

上题跋钤印。

潘季彤于道光三十年（1850）去世后，藏品四散，《西楼苏帖》拓本去向不明，直到何绍基

在同治二年（1863）于广州南海伍氏手中得见。南海伍氏，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一

文[2]定为伍崇曜。伍氏之后《西楼苏帖》拓本又不知去向。直到宣统元年（1909），端方汇集《西

楼苏帖》五册（今天津四册本与单册本），在题跋中提道：“宣统元年，王子展兄复以故藏七卷归

我。”才得知四册本拓本还曾被王存善收藏。伍崇曜、王存善、端方之后，《西楼苏帖》五册于

1916年被徐世昌收藏，拓本上的“弢斋秘笈”便是他的收藏印。之后拓本落入其胞弟徐世章手中。

1954年，徐世章去世，家人遵其遗愿，将其所藏文物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西楼苏帖》五册

亦在其列。综合以上线索，《西楼苏帖》天津四册本的递传脉络大致为：

何绍基——吴荣光——潘季彤——伍崇曜——王存善——端方——徐世昌——徐世章

2．北京单册本与天津单册本的递藏情况

《西楼苏帖》天津单册本与北京单册本原同属三十卷本残本，原是一套完整的拓本，明代同

归晋府所藏，拓本上均钤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晋府图书”“子子孙孙永宝用”

等收藏印。晋府宗室有藏书、刻书的传统，通过这些藏印可知，这两册拓本曾在晋府流传，且至少

被两个人收藏。第一任收藏者是明太祖朱元璋嫡三子晋恭王朱，“晋府书画之章”是朱的藏书

章。朱之后，这两册拓本流传到晋庄王朱钟铉手中，朱钟铉是朱的第三世孙，敬德堂是其藏书

处，拓本上“敬德堂图书印”“晋昌之章”“晋府图书”“子子孙孙永宝用”四方朱文印便是他的

藏印。晋府之后，没有更多信息证明这两册拓本仍在一起流传，最晚在明末已被分成两册，以下将

对它们各自的递藏情况进行叙述。

《西楼苏帖》北京单册本拓本上信息较少，仅存几方收藏印，所以递传信息相较其他两组拓本

较为模糊。据秦公《北京文物商店藏〈西楼苏帖〉》一文，通过拓本上“玄赏斋”“弱侯”“太史

氏”“陈继儒印”“眉公”“吴吴山”等收藏印，可知在明末清初曾被焦竑[3]、董其昌、陈继儒、

吴仪一[4]收藏。且焦竑的藏印仅存在于北京单册本，这可以证明，到明代晚期，北京单册本与天津

单册本已被分离。此外，陈继儒在其所刻《晚香堂苏帖》的跋语中自称并未见过《西楼苏帖》，

且两方印章经鉴定确真无疑[5]，所以他收藏《西楼苏帖》的时间应在成帖之后，即万历四十四年

（1616）。综合以上，《西楼苏帖》北京单册本的递传脉络大致为：

[1]　容庚：《丛帖目》卷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98页。

[2]　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2008年，第224页。

[3]　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澹园，生于江宁，明代著名学者。

[4]　吴仪一，生卒年不详，约清圣祖康熙年间在世。字瑹符，一字舒凫，又字吴山，浙江钱塘人。

[5]　秦公：《北京文物商店藏〈西楼苏帖〉》，《文物》1980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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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朱钟铉——焦竑——董其昌——陈继儒——吴仪一

根据目前拓本上的信息，《西楼苏帖》天津单册本在清代最早的收藏者是高士奇，其题跋落款

时间为“康熙己卯八月十三日”，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时拓本在高士奇手中。高士奇之后，据

成亲王永瑆题跋，乾隆五十四年（1789），拓本藏于枫泾谢墉处。再结合梁同书嘉庆元年（1796）

的跋语，可知在清代中期，《西楼苏帖》天津单册本依次被高士奇、谢墉、梁同书、成亲王永瑆

所藏。

道光年间，拓本先后为吴式芬、崇恩所得，两人皆在拓本上钤收藏印。道光二十八年

（1848），拓本被瑛桂所获，并于道光三十年（1850）被翻刻成《东坡苏公帖》。又根据端方跋

语，可知瑛桂自“陕抚罢归”，即同治二年（1863）之后，拓本被南海叶氏收藏。之后又归端方、

徐世昌、徐世章。综合以上信息，可知《西楼苏帖》天津单册本的递传脉络大致为：

朱——朱钟铉——高士奇——谢墉——梁同书——成亲王永瑆——吴式芬——崇恩——

瑛桂——南海叶氏——端方——徐世昌——徐世章

三、《西楼苏帖》之清代选刻本

据上文所述，《西楼苏帖》原石或已佚于南宋末年，传世拓本仅余六册，最早到明末才重现人

间，所以其递藏与选刻大多发生在清代。笔者已在上文对《西楼苏帖》现存拓本的递藏情况作出细

致梳理，于此间亦可勾勒出此帖在清代的部分选刻情况，窥见其在崇苏、学苏之风盛行的清代中晚

期所产生的影响。

（一）《观海堂苏帖》

《观海堂苏帖》是《西楼苏帖》的第一部选刻本，道光十八年（1838）由廖甡、孔继勋刻于

北京南海会馆观海堂厅廊壁。帖石共15方，20世纪60年代悉数被毁，现今已全部佚失。《观海堂苏

帖》帖石后有廖甡跋语：

苏文忠《西楼苏帖》诗文二帙，吴荷屋中丞所藏宋拓本也。余酷爱之，与孔炽庭太史选其

精者，重摹诗二十九首，刻成置南海馆中。道光戊戌冬，廖甡记。[1]

依据这则题跋，可知《西楼苏帖》（即天津四册本）当时藏于吴荣光处，廖甡与孔继勋从吴荣

光处借来并选编其中二十九首诗，重新摹勒上石。廖甡、孔继勋皆为广东南海（今广东佛山）人，

廖甡是京师南海会馆的筹建人，孔继勋精于书画，且在书画鉴藏方面颇有独到之处，他们从吴荣光

[1]　《观海堂苏帖》，程存洁主编：《容庚藏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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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借来《西楼苏帖》并精选摹刻应在情理之中。

廖、孔二人对于《观海堂苏帖》帖目的选择颇有讲究。据跋语可知，《观海堂苏帖》的底本来

自吴荣光所藏的《西楼苏帖》天津四册本的最后两册。现将其帖目列于下：

1．《苏轼次韵苏伯固游蜀冈诗》

2．《子由生日寿诗》

3．《次韵三舍人省上诗》

4．《送眉倅贾讷诗》

5．《郭熙秋山平远诗二首》

6．《和王明叟喜雪诗》

7．《春来七绝》

8．《雨中诗》

9．《读孟郊诗二首》

10．《次韵答刘泾诗》

11．《章质夫寄崔徽真诗》

12．《续丽人行》

13．《提刑郎中伯伯挽词二章》

14．《次韵完夫见戏诗》

15．《调巢生诗》

16．《王仲至见遗穉栝诗》

17．《昔年七绝三首》

18．《熙明张侯万卷堂诗》

19．《别山中诸道友诗》

20．《都厅题壁诗并和诗》

21．《次韵钱穆父还张天觉行县诗二首》

22．《送杨礼先知广安军诗》[1]

将这些帖目与吴荣光所藏的《西楼苏帖》四册本相比，不难发现廖、孔二人在遴选帖目时的用

心之处。首先，所选篇目皆为诗词，信札、文章都不选入内，故吴荣光藏《西楼苏帖》四册中，第

一册收录的赞、铭文、祭文等，第二册的书信尺牍，都未被选入。其次，在内容上，所选篇目的内

容皆为东坡的自作诗词，吴藏《西楼苏帖》后两册中，有苏轼的临摹作品如《临右军讲堂帖》，苏

轼抄录古人诗作如《杜甫暮归诗》《杜甫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沲江画图诗》共三篇都未被选入。以

上可见廖甡、孔继勋选刻之独特，加之刻手亦佳，底本为宋拓苏帖，所以《观海堂苏帖》的艺术水

准较高，在清代晚期的刻帖中占有重要地位。

[1]　容庚：《丛帖目》卷三，第1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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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坡苏公帖》

《东坡苏公帖》，道光三十年（1850）由长白瑛桂撰集、频阳仇和摹刻于开封郡属，凡三卷。

瑛桂（？—1878），全名郑瑛桂，号兰坡居士，汉军正白旗人，喜好收藏。道光二十六年

（1846）起任职河南，后十余年间便一直在河南任职，咸丰三年（1853）为避河南巡抚英桂讳而改

名瑛棨。故他收藏《西楼苏帖》与刊刻《东坡苏公帖》时，用的还是瑛桂的本名。容庚《丛帖目》

案：“此帖乃瑛桂所刻，张伯英误以为瑛棨。”[1]乃是不知瑛桂身世之误也。

《东坡苏公帖》是《西楼苏帖》在清代的第二部选刻本，原石与拓本今已鲜见，只能从《丛帖

目》所记载的帖目与题跋中得知些许信息。虽同为《西楼苏帖》的选刻本，但细究帖目，《东坡苏

公帖》与《观海堂苏帖》内容迥异，原因在于两帖的底本不同。瑛兰坡跋：

……成都苏帖，世间所少有，惟吴荷屋所藏及此两残本。此本皆尺牍，吴本多诗文。[2]

据前文关于《西楼苏帖》拓本的梳理，吴荷屋所藏乃今天津四册本，而瑛桂所藏乃今天津单

册本，二者帖目无重合。《东坡苏公帖》与《西楼苏帖》天津单册本从帖目上看基本一致，但据

张伯英考，其内容较底本“略有删节，比原本少一百二十余行，凡漫漶及字过小不易摹者，均节

去”[3]。可见瑛桂在刊刻时还是有所取舍。

（三）《景苏园帖》第四卷

《景苏园帖》，光绪十八年（1892）刊刻于湖北黄冈，由杨守敬选编、杨寿昌主持、刘维善摹

刻。共六卷，其中第四卷的部分帖目与《西楼苏帖》天津四册本的第三、四册重合，且与《观海堂

苏帖》重合。

杨守敬选刻《景苏园帖》的帖目及述评，共有十七页手稿，包括法帖名称、册数和选刻意见。

陈上岷在《杨守敬选刻〈景苏园帖〉采用的原帖目录及述评》一文中将其全部录入，为我们了解

《景苏园帖》的帖目来源和选刊缘由提供了许多一手的资料。杨守敬所选择的法帖共有22种，其中

与《西楼苏帖》相关的有三种法帖，包括《听帆楼帖》、《观海堂帖》、《西楼帖》（指瑛桂刻

《东坡苏公帖》），又由于这几种法帖之间的帖目多有重合之处，所以讨论《景苏园帖》的帖目来

源时，便容易将《西楼苏帖》涵盖其中。其实并非如此，《景苏园帖》第四卷的部分帖目，并非来

自《西楼苏帖》，而是来自《观海堂苏帖》。

张伯英曾断言：“光绪间，杨寿昌勒《景苏园帖》于黄冈，所收《西楼帖》（指宋拓《西楼苏

帖》），即是重摹廖刻，惟廖本无题跋耳。”[4]可并无给出具体原因。为了更加明晰《景苏园帖》

与这几部法帖之间的关系，现将杨守敬的相关述评列于下：

[1]　容庚：《丛帖目》卷三，第1156页。

[2]　容庚：《丛帖目》卷三，第1155页。

[3]　容庚：《丛帖目》卷三，第1155页。

[4]　容庚：《丛帖目》卷三，第1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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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帆楼帖》一册  春雨以下数帖，是从《西楼帖》翻出。然少锋颖，不如廖、英两刻

之佳。

《观海堂帖》一册  此从《西楼帖》翻出。当时任铁笔为劳子六，子六故京师名手，守敬

犹倩其摹《醴泉铭》一通，甚为精审。故此帖亦少失笔。大抵汪氏《西楼帖》去东坡未远，故

所收皆晚年精到之作。此册几于篇篇尽善。然不能尽刻，此在尊鉴审择之。

《西楼帖》一册  此瑛兰坡从宋拓《西楼帖》翻出，稍嫌清瘦，然无大失笔，亦当选刻一

卷，若有余钱则选刻二卷。并《观海堂》亦为两卷，尤为大观矣。[1]

杨守敬虽亲眼见过宋拓《西楼苏帖》，也有题跋附于拓本上，却从未收藏过，题跋时间也晚于

《景苏园帖》的刊刻时间，正如述评中所记，他所藏的皆是《西楼苏帖》的选刻本。又据前文，瑛

兰坡所藏的《西楼苏帖》（即天津单册本），所收录的是苏轼的尺牍信札，其帖目未见于《景苏园

帖》；而《听帆楼帖》中的数帖，虽选刻自潘季彤所藏《西楼苏帖》即天津四册本，却“不如廖、

英两刻之佳”。所以，宋拓《西楼苏帖》与瑛桂选刻本被收入《景苏园帖》的可能性并不大。

再细究《景苏园帖》第四册的帖目，其中与《西楼苏帖》重合的帖目有《次韵苏伯固游蜀冈

诗》《子由生日寿诗》《次韵三舍人省上诗》《送眉倅贾讷诗》《郭熙秋山平远诗二首》《和王明

叟喜雪诗》《雨中诗》《次韵完夫见戏诗》《调巢生诗》《王仲至见遗穉栝诗》《昔年七绝三首》

《熙明张侯万卷堂诗》《别山中诸道友诗》《都厅题壁诗并和诗》《次韵钱穆父还张天觉行县诗二

首》《送杨礼先知广安军诗》[2]，共计16篇，这些重合的帖目亦在《观海堂苏帖》中，选编的顺序

也相一致。区别之处在于《景苏园帖》所择的帖目皆是行书，《观海堂苏帖》中的一篇草书和五篇

楷书都未被选入。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景苏园帖》第四册部分帖目的底本，与宋拓的《西楼苏

帖》无关，而是来自《观海堂苏帖》。

杨守敬对于自己精选监刻的《景苏园帖》十分满意，自跋道：“余意此帖虽后出，当为近世集

苏书之冠，媲美《西楼》，凌跨《晚香》。”[3]但以如今的眼光看，不管是刻工还是帖目的真伪，

《景苏园帖》都有所缺憾。将《景苏园帖》第四卷中来自《观海堂苏帖》的部分与底本进行对比，

不难发现，其结字明显松散，且转折稍钝，所刻苏书的精神气质逊色于《观海堂苏帖》，就更无从

谈“媲美《西楼》”了。张伯英评道：“……其非善本，虽真且不必取。奈何美恶杂糅，视晚香殆

有甚焉。”[4]但与明清以来的其他苏帖相比，《景苏园帖》规模宏大，收录了苏东坡的许多传世精

品，帖石达126块，刊刻完成后虽历经磨难，幸而最终保存完好，现完整地保存于湖北黄冈东坡赤

壁的碑阁中，在现今全国苏书石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笔者对《西楼苏帖》的帖石存佚及原貌、现存拓本及递藏情况、清代选刻本三个方

面作了细致的梳理与考证，得出如下推论：《西楼苏帖》乃南宋汪应辰所辑刻，先成十卷，后续成

三十卷，故传世有十卷本与三十卷本两种版本。现存拓本共六册，约十一卷，分藏于天津艺术博物

[1]　陈上岷：《杨守敬选刻〈景苏园帖〉采用的原帖目录及述评》，《文物》1983年，第86、90页。

[2]　容庚：《丛帖目》卷三，第1169页。

[3]　《景苏园帖》第四卷，程存洁主编：《容庚藏帖》，第64页。

[4]　容庚：《丛帖目》卷三，第1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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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和北京市文物公司，其中天津四册本是十卷本残本，天津单册本与北京单册本是三十卷本残本，

这三组拓本现可考的递传信息主要集中于明、清两代，并且在崇苏之风盛行的清代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有《观海堂苏帖》、《东坡苏公帖》、《景苏园帖》第四卷三种选刻本。本文旨在通过这些考

证与梳理，为《西楼苏帖》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作者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